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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期 II：二十七歲蒙召到三十歲出國     2014. 9.改稿 
 
前面說到我管理的零用金被同事偷走，加上這人經我的手從公司借的錢，由於找不到此

人，老闆要我還公司數萬元，公司的財務經理問我怎樣扣薪，我同意在三個月扣還所有

款項，我也要求老闆讓我在三個月後離職。這其中我吃了一個月的稀飯配醬菜，日子也

過來了，我發現人實在有無限的潛能。不要害怕貧窮，人就可以無憂無慮、正正直直地

過日子。 
 
在陶藝公司工作的這一年來，我也曾喜愛過一位同事，也曾喜愛過一位教會的同工。感

謝上帝保守，這位同事不久有了要好的男朋友，這位同工因為一個誤會不跟我說話了。

這些沒有發展的感情也使我暗自憂慮，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這樣容易喜歡同性朋友的

傾向可以改變嗎？ 
 
1985 年三月我離開了陶藝公司，兩個星期之後我開始在「英文中國日報」擔任工商記者。

「記者」是我高中時代好高騖遠的夢想，現在居然還當上了。但是，我很快察覺工商記

者是要靠「廣告」吃飯的，我負責的是外商銀行、畫廊、航空公司，天天拿著「記者」

的名片到處招搖，似乎誰也不想得罪我。報上新闢一個 Buyer's Guide（買主指南），要

我們跑貿易公司拉外銷廣告，一個欄位 400 元，抽成 100 元，我左思又想，我一個人蒙

著頭猛跑不是辦法，我要找別人合作才行，找誰呢？台灣文筆，這是一家很大的作貿易

廣告和工廠廣告的公司。 
 
一通電話就和宋副理約定了時間，十點鐘、水源路。 
我和宋副理談了一個小時如何合作，他居然反過來拉我加入台灣文筆作「廣告 AE」。
AE 是「廣告工程師」（Advertisement Engineer）的英文縮寫，名號很響，其實就是拉廣

告，這是我一向看不上的小角色，但是一樣拉廣告，報社 400 抽 100，這裡 20000 抽 5000，
報社雖有記者頭銜，為的是要顧客上新聞配廣告，一樣是「利」字當頭。經過了青年節

放假再思，向幾個搞貿易的朋友打聽之後，三十號我又去了一趟文筆，還和一個穿著時

髦的主任打了個照面，覺得這個人亂不順眼。後來，我們居然成了好朋友。 
 
1985 年四月我開始在文筆跑廣告，每天我很盡本分地跑，但是一到五點半我就趕去上德

文課。其他同事都很晚走，也不時地提醒我沒事就晚點走。但我的晚上是重要的「讀書

時間」，再加上工作多年的信念：「加班是工作無效率的表現」、「休息和學習能使工作更

出色」。我是一個不喜歡超時工作的人，這一點還要感謝過去的陳老闆，他給了我許多

一生受用的觀念。 
 
當我把新的名片拿給教會的張牧師時，想不到他說：「這份工作不管再累、再苦、人再

壞，不准再換工作！」也難怪他不高興，這是我銘傳畢業六年第八個工作。我果真沒有

再換工作，沒有人會想到，兩個月後我辭職，奉獻作全時間傳道人，這個工作改變了我

人生的方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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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號這天，公司的氣氛很不好，早會時大家都挨罵。散會後，女生又被主任留下

來訓話，她訓得自己掉眼淚。訓完後說：「妳們可以走了，王維瑩留下來。」要命！我

不知道那裡犯上她，這下嚴重了。想不到，人走光了，主任居然和顏悅色地問我到公司

兩星期的感想，等我一股腦說了一堆壓力後，主任居然也向我訴苦，大嘆為官不易，生

活中的失意。由害怕、相知到喜悅的奇異感覺在我們中間產生，那天下午我們一起跑廣

告，我向她介紹了我的信仰。 
 
上帝，我開始明白，我不是來「文筆」賺錢的。我來，是為了作福音的使者。這天晚上，

我求上帝給我這個朋友。不久之後，公司改變了分組，我由副理管，不再歸於主任手下，

我大失所望。但是，新工作的目標已經越來越明顯：「傳福音」，不是廣告了，我知道我

不應再擔心業績，上帝會負一切責任。我每天的祈求是：「今天，上帝，請幫助我，為

你作美好的見證。」我是誰？他們從我可以看見耶穌。「上帝，我期盼我的同事們有正

確的道德標準、有喜悅的生活，但是，除了我，他們可能沒有別的機會認識你。」 
 
有幾次早會，我有機會作見證。四月二十五日，我得到了第一個訂單，並且是一張全頁

彩色的廣告。我是第一次訪問這個客戶，真妙，正好他和他的朋友在談「作廣告」，我

一踏進門，他的朋友就對他說：「你看！叫你要作廣告，作廣告的就來了。」這個訂單

得來毫不費力，好像意味著上帝要我不要為「業績」這種小事操心。在隔日的早會，公

司照例要拿到訂單的人向大家報告他是如何得到訂單的，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只好小

聲說：「我感謝上帝的恩典和憐憫。」早會主席大概是覺得這句話很新奇，他又大聲宣

告：「王維瑩說她得到訂單是上帝的恩典和憐憫。」感謝主！他又說了一遍。 
 
每天我排定一條跑廣告的路線和中午休息的地方。有一天中午跑完了天母的客戶，我順

路去士林國民小學找陳姐，陳姐是教會的朋友，她曾教我提琴，並以老大姐的姿態給過

我許多鼓勵和忠言。我們大約聊了半個小時，她問我為什麼今年不報考神學院。我一下

子衝口而出說：「不會是今年！」陳姐直逼：「為什麼不是今年？」我說了幾個原因，覺

得不可能是今年：我才換新工作，德文學到一半，另外，上帝不可能選上我。我在內心

想：「不可能，上帝不會挑上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作傳道。」 
 
談話結束了，但她這句話「為什麼不是今年？」深深印我我心裡，是我不要？還是上帝

不要我？是我一直在替自己找藉口，還是真的上帝的意思不是今年。「上帝阿！我愛你，

我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若是你要我今年報考神學院，你就讓這個問題常在我心裡，否

則，就讓它像許多的問題，轉瞬即逝。」 
 
那一天起，從清晨一睜開眼，到夜晚入睡，這句話「為什麼不是今年？」如影隨形地跟

著我，越想不去想，就越揮之不去。在忙碌的生活中，深受其擾。過了幾天，我想我應

該正面的，好好地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上帝！如果是我，讓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

心意，你明白我是深愛你的。」我回想到四月中的一個星期，就在一週之內，當年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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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橄欖山傳福音給我的管姐見我開始跑廣告，她告訢我：「我看妳就業的過程太奇怪，

好像上帝在訓練一個全時間的傳道人。」過去在士林夜市賣糖果，返回基隆做生意的小

蕭來信說：「妳說話使人信賴，我覺得妳很適合當傳道人。」小蕭還是一個佛教徒呢。

到那個周末，教會的張姐妹說：「我今晨禱告，有感動覺得妳會作全時間的傳道人。」

這些當時一笑置之的話，現在我開始思索。 
 
巴不得有奇蹟臨到我，有大光照耀或天上話話之類，讓我弄清楚上帝的意思，因為我不

是想逃避什麼，我的生命早已屬於神，但一切如昔，只有這句話「為什麼不是今年？」

擾我安寧。 
 
到五月十七日星期五，我打算向公司請周六半天及周一全天的假，和哥哥回台南家中一

趟。晚上的車票已經買好了，心中很盼望能有個業績，這樣子請假也比較說得過去。早

上去了三家很有希望刊登廣告的客戶，原以為沒有問題的，但都意外地必須緩一緩，想

到下午排的三家均是新客戶，沒有去過，看來此夢已渺。下午兩點我就到了一家珠寶廠

商的樓下，打電話上去就險些被趕走，因為我告訴他我人已經在樓下，老闆不好意思才

讓我上樓。上了樓，才坐下便先聽一場說教，數落「文筆」不好。這廣告不簽不要緊，

他對我公司的誤會則必須澄清。於是，我把資料收起來，告訴他不談廣告，我開始為公

司解釋，一個小時後，他突然問起廣告價目，我加緊在心中禱告。兩個小時後，我帶著

一張全頁彩色廣告的簽約單離開。我必須很小心地騎回公司，因為淚水滿溢了我的眼

中，「上帝！你知道我心中的盼望，你關懷我這一介小民的需要，這樣一位神，為何我

不敢放心地把一生交在你手中？上帝，我發誓，只要我清楚地知道是你今年要我去考神

學院，我可以放下一切，我一定去。」 
 
當天晚上，在南下的車上，哥哥與我談起人生種種，哥哥說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他希望

能夠學醫，學建築只是設計房子給人用，學醫可以拯救人的性命。我試探性地問哥哥：

「學醫拯救人的性命，學神學拯救人的靈魂，如果我去讀神學院，你覺得怎麼樣？」想

不到哥哥十分贊成，那時他還沒有信耶穌。 
 
這趟南返，是為了哥哥進成功大學教書的事，找尋機會。十八日，我陪哥哥去拜訪一位

成大退休的教授，這位賀陳教授的兒子是我的小學同學。不料，在閒聊中，我得知我的

同學賀陳正在德國，且常去找我另一個小學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侯子。天哇！侯子和

我失去連絡好多年，自從在大甲靈修班相遇之後，她搬了家，又出了國。現在，我可以

透過賀陳找到她了。在那時，誰又會料到，這件事促使了我後來到歐洲留學，上帝！誰

能測透你奧秘的計畫呢？而賀陳，他在為我轉了信給侯子之後，去了美國。 
 
十八日的晚上，當我獨自一人時，媽媽突然走來，很慎重地對我說：「維瑩，媽勸妳考

慮今年去讀神學院。」接著，媽說了許多她近年來對我觀察的心得，她覺得我惟有走這

條路才會快樂。媽的這些話，如同一記閃電雷轟令我驚愕，媽媽當時只不過淺淺地相信

耶穌，沒有受過洗，也不愛去作禮拜，她居然說出這些話。這些話，往往對一個虔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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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人都是不容易說的，誰喜歡孩子去當辛苦又沒有錢賺的傳道，何況，媽媽根本不

知道我已經對這個問題想好久了，這尤其令我訝異。 
 
1985 年五月十九日的清晨，我跑到家附近學校的一棵巨大的桃花心木下禱告，陽光，在

美極了的枝椏和綠葉中細碎地灑下，除了風和落葉在地上跑的聲音，只有鳥叫聲。我靜

靜地回想我一生中的每一段日子，和這兩個禮拜發生的事，如同一張張幻燈片歷歷在

目，每一張不同的片子訴說著相同的事實：「上帝這樣愛我」，每一段不同的歲月也指向

同一個目標：「上帝的訓練和栽培」。原來，在我還沒有被生下來的時候，上帝就選擇了

我，是祂要使用的人。 
 
在心裡百分之九十已成定案的表面，是我依然的沈默。揮別家人，和有急事的哥哥周日

就回到台北。二十日，我跑到浸信會神學院找張牧師和師母（我的牧師同時是神學院的

院長），我說：「我想告訴你們這兩個禮拜發生的事，請你們幫我判斷，這是不是人家說

的『蒙召』？」當我說完這幾個星期發生的事，張牧師說：「這是我所聽過很清楚的蒙

召見證，妳就來吧！」 
我回答：「好！」 
「我看妳讀什麼系好？神道系。」張牧師替我作了選擇。 
「好！神道系。」 
就這樣乾脆，我真該為自己喝采，突然，我感到輕鬆無比。我不知道牧師為我選了一個

通常是男生讀的科系，但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和牧師說好的那個晚上，我意外接到哥哥的電話，他在台北一家進口衛浴建材的貿易公

司作建築設計的工作。他說：「我需要一個秘書，妳是最合適的人選，我已向老闆介紹，

他希望和妳談。」我告訴哥哥：「我今天早上已決定今年去考神學院。」他大吃一驚，

不過，我還是決定去談談。 
 
陳董事長和我談了一個小時，我相信在他眼中，我是上帝為他特別安排的，我過去的所

學及經歷和他所要的人樣樣吻合，甚至他還認識我以前的老闆，陳老闆和他住在同一棟

大樓。他讓我自己決定領多少薪水，每一個我說出的條件他都一口答應，還嫌太少似的

問：「還有什麼？還有什麼？」他唯一的條件是要我放棄去考神學院，他說：「妳想傳福

音不一定要去讀神學院啊，在公司裡也可以傳福音啊！」話是很有道理，但是，我心裡

知道，「上帝，我是被你揀選的傳道人，今年要報考神學院。」我只得告訴陳董事長，

萬一神學院沒有考上，我再來為他工作。事實上，看到他我就想到魔鬼要把萬國的榮華

送給耶穌的景象。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我又見到了陳董事長，他說：「妳真的讀了神學

院」。 
 
妙的是，面談的同一天晚上，媽媽北上開會，我到車站接她。她一下車就說：「妳阿姨

從美國打了兩個長途電話，說要替妳在高雄的長庚醫院找個工作，只要妳把履歷寄去，

絕對沒問題。」天啊！為什麼全兜到一起來，從前我急需工作時無人介紹，這會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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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來了。我很抱歉地告訴媽媽：「我已經決定今年去考神學院，妳不是上禮拜要我好好

考慮。」媽媽十分訝異，事情太出乎她意料之外，她說：「我只是隨便說說，那樣不好，

妳還是找個工作...」媽媽列舉了幾個不贊成的理由。我一面聽，一面在心裡想「上帝，

我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感動媽媽說出那些話，促使了我的決定，現在，我既已決定，絕不

更改。」我花了好久的時間勸媽媽，我心中更加明白，這一切是上帝的作為。 
 
隔一天的清晨，出門上班前，我從屋內望著巷中來往的人車，我說：「上帝，我愛你。」

我常說這句話，但今天有一種格外的感動和滿足，突然覺得好高興。愛，要行動表明，

我愛上帝，願意用行動表明，正如上帝愛世上的人，賜下祂的獨生子主耶穌，以表明祂

至深的愛。 
 
接下來的三個月，只有一句詩篇的句子可以形容：「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似乎有

一群天使隨行般。颱風天上基隆山裡去找小蕭，居然陽光普照，那天台北反倒是陰雨天

氣。初次上友人張家的屋頂花園，她自己說有半年沒上頂層了，居然在黑夜的手電筒光

中見到盛開的曇花兩朵，張轉頭對我說：「上帝很愛妳。」「上帝啊！曇花一現，你何其

愛我。」我知道，當我拒絕了魔鬼的引誘，決心走上奉獻的路，神就傾福與我，豐豐富

富，讓我知道祂的喜悅。 
 
在這樣深愛主，歡欣喜樂的同時，我也與以前文筆公司的主任漸漸熟識，我傳福音給她，

她告訴我工作上的歡樂和苦惱，我們成了好朋友。啊！是我我軟弱，還是魔鬼的可怕，

這個很單純的友情，逐漸使我投入了太多的感情，也造成了她太重的心理負擔，最終，

造成神學院生活的悔恨。 
 
浸信會神學院座落在台北市吳興街底的小山頭，花木扶疏，環境清靜優美。我以前常常

來這裡找張牧師、師母，但從來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天，我來這裡當學生。（更沒有想到

後來又有這麼一天，我來這裡當老師。）我搬進了新建的學生宿舍，我的牧師成了我的

院長，1982 年初訪的仙境今天成為我的學校，我過去為建新宿舍的奉獻，自己竟然成了

享用者，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恩典之中。 
 
話說回來，藉著在德國的小學同學賀陳，我連絡上侯子，也欣喜地察覺她那稚子的情懷

一如我們的童年，侯子鼓勵我赴德進修，並殷勤地協助，但她的來信中總是有這樣的提

醒：「要理性地確知上帝的心意」。侯子介紹我認識了來台六年的德國宣教士洪姐，我幾

次去拜訪洪姐，她的奉獻和活潑的信仰生活，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本想不等神學院

讀完就出國，洪姐勸告我：「去德國不一定可以順利拿到學位，最好把台灣的學校讀完。」

這個建議如今回憶起來，非常重要，把台灣的學校讀完使我更清楚進修的方向，也使我

至少有一個學歷証明，而且，後來我果真在歐洲沒有拿到學位。 
 
我帶著懺悔的心去讀神學院，一改以前高中及專校都讀得一塌糊塗的模樣，我發奮苦

讀，自己限制自己每天晚上不得睡超過五小時。後來，有同學回憶居然說我上課經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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瞌睡，但是筆記照作，非常厲害。 
 
在別人天天必須去教會工作的暑假，神仍為我開啟繼續進修德文的機會，跟著很好的老

師每週五天的密集課程，當我最後兩週上課時才知道德國文化中心將從下一季起更改教

材，而我正好上完了這兩本很經典的文法書，從 1984 年一月開始，斷斷續續地學習，

足足經歷了兩年八個月，「上帝，我知道這是你恩典的預備。每個讀書的日子是充實的

喜悅，縱使面對誤解，耳聞批評，上帝，我親愛的主，有一天，這每一字、每一句，要

為了你的工作。」 
 
教會的盧傳道說過：「當我們離開學校，不能在課堂學習時，就要用敏銳的心從生活中

學習。」我知道，雖然我又回學校，但我仍需要敏銳的心從生活中學習，每一個日起日

落之中，從每個人、每個景物、每件事，我都願努力地去體會、思考和學習。「上帝，

謝謝你，給我們五官和心靈，使我們可以窮畢生之力，一點一滴的學習那來自天父的教

誨。」我的確學了許許多多，不論走到那裡，誇獎我的人很多，只是回頭看，我卻不曾

學習剛強地對付自己的驕傲、自卑、感情依賴、性慾排解等等這些頑強的惡習。 
 
學校的課程是繁重的，到星期五或星期六就開始忙教會的實習工作，第一年我在桃園實

習，第二年在台中實習，兩地奔波在別人視為苦差事，但是我卻已體悟了顯而易見的益

處：對其他城市的認識、異地安歇的適應力、在車上享受安靜思想，增廣見聞，更好的

是完全拋開台北，也不理功課，我可以全心服事神。 
 
經常在奔波服事之後，我到那位文筆的主任家聊聊天，過一晚，星期一早上才返回學校。

這樣的日子我很喜歡，也覺得這對我的神學生生活是很好的平衡，但是她的想法卻是我

沒有料到的，大約在三年級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突然收到的主任的信，信中很嚴肅地

說到我每週到她家對她的困擾，她往往要被影響兩三天才能正常工作，但很快又到周

末，我又來了，她懷疑我有「同性戀的傾向」。我約主任到學校，一五一十地把我的過

去和心理狀況告訴她，我雖然曾為她按摩，但我真的對她沒有過任何不良的企圖，我只

能說我很疼愛她，這種疼愛早已超出了友情而是捆綁，但我從來不敢真實面對自己。我

對自己作了裁決，我說：「我不再去妳家了。」主任聽了我的話，她說：「我們仍然是好

朋友，妳還是可以來。」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去了。 
 
接著的那幾天，我覺得非常痛苦，正好是她的生日，我寫下這樣的句子： 
愛我的父啊！我需要你 
淚水訴說不了我的傷痛 
我好像被惡魔搯緊了脖子 
作嘔，輕顫，要撕裂我 
主！我怎麼承受得了 
為什麼是我，註定了要這樣被折磨 
似乎已習慣了滿眶的淚水和錐心的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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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抹去淚水，致力於我要作的，裝得像若無其事 
主！你何忍於我的傷痛 
你愛我啊！ 
天父！你必不輕看我的哀傷 
我求你的靈一生一世保守我愛，接納她、感動她、重塑她 
天父！奇妙的你，必定成就大事 
但是今夜，短視的我，痛哭於止，我求你的擁抱 
主！為我，告訴她，我祝她  生日快樂 
    為我，告訴她，我愛她  在基督裡 
 
回憶這兩年和主任同在的點滴是何等美好，我們一起獻花給教會，我們一起站在漆黑的

神學院理培堂裡，靜默地享受友情和來自天父的愛。每一次我都知道會有分離的時候，

但我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現在，真的分離來到，我苦得說不出話。 
 
沈浸在書本的我，和管理女生宿舍的陳師母合不來。她總是要我晚上十一點關燈就寢，

但我沒有一次順從她的要求。她的理由是：校規。我的理由是：看書時間不夠，何況我

和室友的感情很好，她們沒有人覺得我開著小燈影響了她們的睡眠。陳師母於是大清早

來叫我起床，站在我床邊說：「早起的鳥有蟲吃」，唉！我是條蟲啊！下一步，陳師母注

意我每天有沒有吃早餐，有沒有準時參加早崇拜。我天天用飛快的速度洗臉、更衣、吃

早餐，早崇拜從不遲到。陳師母與同學商量要關電源總開關，被我路過聽見，就對她說：

「浸信會精神是會眾制，要關掉總開關必須所有住宿者半數以上同意才可以作。」由於

總開關連接樓上的家庭宿舍，她不能關，還是耐我不得。聽說陳師母最後把我不順服的

情況報告學校，但因我的功課好，教授覺得我也沒有犯什麼大錯，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自以為與師母的戰爭得了勝利，後來在瑞士繼續讀書時，眼睛亮起紅燈，醫生告訴我，

因為過度用眼，使我的眼睛非常容易疲勞，也很怕光。「怕光」的毛病在我作傳道之後

逐漸改善，但「容易疲勞的雙眼」卻伴我一生，尤其電腦的普及更令我深受其苦。在瑞

士拼死拼活讀了一年，連考試都不敢報名，有一天我在樹林中求問上帝：「為什麼我讀

得這麼努力還讀不起來？」上帝回答我：「這樣妳就不會驕傲了。」我那一刻才看到自

己在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時多麼驕傲，我在樹林中坐在一根樹幹上大哭一場，對陳師母深

感抱歉。回到住所，我跪在地上對神說：「如果學位使我驕傲，我就不要學位，我要一

生謙卑地事奉你。」那一年我向學校申請由全修生改為選修生，專修聖經原文和解釋聖

經，這背後也因為華人團契的工作太需要我的投入。 
 
畢業十年後，我因母親生病回到台灣探視，順路到浸信會神學院看看老師。一見到陳師

母我的眼淚就奪眶而出，向她道歉：「我對不起您，我過去在學校太驕傲了。」我們彼

此抱頭哭泣，認罪悔改是多麼大的喜悅。很奇妙的，當天遇見了神學院新院長，他竟邀

請我七月回母校兼課，教希伯來文和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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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離開了對主任的戀情，有一天晚上，在宿舍前面和室友聊天。我突然很感傷地放

鬆了自衛線，告訴室友我和這位主任分開了，也告訴室友我不幸的同性傾向。在我的經

驗裡，向人說了這種秘密，不是被人遠離，就是反被親近。這位室友和我是後者，我們

一下子變得很要好，我正在寫的論文也有了一個很好的校稿人。但是，我們又錯了，天

氣越來越冷，心臟不好的室友要求和我同睡一張床，從抱抱到親親，從親親到摸摸，天

啊！我居然在神學院裡幹這種下流事，但是室友的想法和我完全不同，她認為「這只是

玩玩」。 
 
一個人感覺在「犯罪」，一個人認為是在「玩」，我快要畢業了，我很想去德國，更明確

地說是我很想離開台灣，我想遠離罪惡，給自己新的開始。那時出國讀書必須通過教育

部的留學國語言考試，第一次的留學國語言考試我沒有通過，三月有第二次的機會，我

衷心地求上帝讓我通過，讓我遠離台灣。留學國語言考試規定 300 分及格，我考了 308
分，我高興萬分，覺得自己可以重新開始了。我申請到海德堡的一個州政府辦的語言學

校，包吃包住，但是這學期已經額滿，我要到 1989 年二月才能入學，正好有半年時間

可以陪陪父母。我到「國語日報」上課兩個月，拿到一張可以教中文的師資証明，但課

程中發現我的中文發音錯誤百出，連「第三聲」都不會唸，反而打消了以後在國外教中

文賺學費的念頭。 
 
1988 年六月我由浸信會神學院畢業，只有文筆的主任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她很喜歡學

校送給畢業生的一本金邊大聖經，我就送給了她。三年的神學生生活，我相信我是以全

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我的實習成績也很優秀，但是，真正的我三年中有兩年陷在和主

任的感情依賴，一年和室友得罪上帝。我不配作一個傳道人，上帝為什麼要選上我呢？

神學院看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但是，真正的我是一個舊約聖經中應該被用石頭打死

的罪人。 
 
出國不到一年之後，我和室友為了我們曾一起作的事，是「罪惡」還是「玩耍」，在信

中來往爭執。我說是「罪」，我們要「悔改」，室友說是「玩」，為什麼要「悔改」，我們

就停止通信了。多年之後，1993 年我回台灣探望家人，和室友見了一面，她已經畢業在

教會工作，臉色很疲倦，每天工作，惟一休假的星期一還要開會。後來，聽說她去了國

外，拿了博士，在神學院教書，又到國外的神學院工作，現在她人在台灣。我寫過卡片

給她，沒有回音，現在我知道她的電郵地址，但遲遲沒有與她連絡，沒有爭執，也沒有

仇恨，只是不知道再說什麼。 
 
有誰可以讓我訴說我的痛苦？我告訴文筆主任我的困擾，帶來分離的痛苦，我告訴室友

我的困擾，帶來犯罪的誘惑。我非常疼愛那位主任，沒有一點非分之念，還是要分離。

我不很喜愛這個室友，我卻與她犯了罪。我的感情生活要怎樣處理呢？走吧！飛得遠遠

的，不要留戀這個傷心的地方。我何曾想到，飛得遠遠的這一個人，還是我自己，還是

會愛上下一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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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二月我一個人飛得遠遠的，從台北到香港，轉機到法蘭克福。當我意外地被補在

「商務艙」的座位時，小姐送來晚餐：一隻大明蝦，我心中暗喜，一口咬下去，這蝦子

居然是冰冷的，我突然好難過，我要去的地方，是把一個好好的蝦子煮成這樣的地方！

這一哭，沒完沒了，一直哭了一夜。一路上心中哼著一首詩歌： 
 
主耶穌愛我直到無盡期，無權勢能叫我與主分離 
為救贖我捨命於十架，我今永遠屬他 
我今屬救主耶穌，主耶穌也屬我 
並非暫時與他結連，乃是直到永遠 
 
每當我唱這首詩歌，那個哭泣的夜晚就回到腦海，感謝神與我永不分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保障相關人的隱私，自傳中更改某些姓名，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

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欲知後事，請繼續看「青年時期 III」，謝謝您。 
 


